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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

四十年前农二哥
岁无温饱奈谁何！
今朝复作挥锄手
种得东陵瓜满坡

黄瓜吟

一路噙花春到秋,
登高不作稻粮谋。
经年佩玉清香在,
瓜好何须为傻愁。

苦瓜

身柔心细小黄花，
如玉从来不掩瑕。
命苦更兼名在外，
任他世上笑瓜娃。

丝瓜

爬树立地荒凉有几招？
委身大树向天朝。
顺藤谁把瓜摸到，
真个堪称手段高！

路见西瓜

攀藤附蔓着花衫，
轻拍彭彭外更圆。
莫信王婆口头语，
见刀便识有无甜。

南瓜高悬

若个瓜君真逞能，
无梯欲试向天登。
可怜泪洗临渊苦，
依旧不知拉扯情！

种冬瓜

头昂衣翠露芳华，
未必登高结大瓜。
情知人搭天梯错，
何恨长藤向上爬。

大冬瓜

乍见灰头神色无，
厨前君更傻乎乎。
孰知忍得剜心苦，
比干忠魂愧不如！

潮头私语玉

瓜吟一族
姻（四川）刘道平

在二十三岁青春的前线独居，我必须关

紧所有的门。任门外桃红李白幽幽逝去，撑一

篙希望，逆岁河去捕捞我那温馨而残缺的记

忆。

童年，是从地母心壁沁出的一泓清纯，只

需轻轻地一品，心中便能留下你湿淋淋的影。

那时夏夜的流萤很灿烂，总能在夜的深

处将你的童心点亮，于是，我便很认真为你捕

捉着天真游戏着纯洁。当我用晶莹的汗珠串

连起那些小星星，挂进惬意的微笑。这时，你

额头下那两潭空蒙的沾满朝露的闪动着灵光

的眸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夸张地紧抿着羞涩，

为我的辛劳你呈上了一记温润的亲吻。然后

又调皮地呼地打开眼，将心中堆聚的惊恐，没

羞地泼洒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冬雪的清晨很文静，总有那冰山雪

娃在梦中唤醒我们去踏响原野的宁静。在冰

雪的路上手拉着手。你说，我说我们都是拐

杖，必需相互支撑。可是我的拐杖呢？在爱的

蒺藜中我呼唤着我的拐杖，我的拐杖你可也

在寻找我。

当我如一叶轻舟，被那曲“外面的世界很

精彩”的流行音乐吹进异乡的港口，当我空空

的行囊塞满了外面的世界，感觉很无奈时，是

你投寄的亲切乡音给了我回归的岸。玉立村

头的不再是那个以稚臂勾着我脖子，悬着新

奇挂着童趣的小丫头。呵！食岁月精英，小妹，

你已出落成一个十八岁羞羞答答的少女！

在岁草荣枯的记忆里，日子许或因行色

匆忙而淡忘。你不说，我又怎敢忘记。

不会忘记，你在女伴的面前将我的形象

违心地扭曲，曲折的是那份说不出口的羞涩。

不会忘记，在那个月朦胧人朦胧的夜晚，你是

怎样痛苦地将你少女的层层防线在贞洁牌上

砸碎后，面对那道生满铜锈麻木紧闭的门。那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惨无人道的转身，一晃，我

便输却了今生！

后来，你走了。悄然地走出了我的视线，

将你十八岁酣畅淋漓的风景委身于四十岁的

暮色里，只留下墙上那框被装帧得很凄迷的

微笑，默对我乍暖还寒的情韵！

往事怎堪回首，不回首已叫我梦断情绝。

假如还有明天，我知道这是我该上绞架的供

词，可我依然期待明天，明天那轮啼血的太

阳，去重圆那被我亲手砸碎的真诚！

假如还有明天
姻（湖北）刘晓星

那是夏日，天气有些闷热，我正举着相机

在学校作新闻宣传，突然接到同事通知：“明

天，准备好，跟我去布拖沙洛乡老泽村扶贫。”

我有点懵，布拖，那是离我很遥远的地

方，虽然它与我的家乡会理同属于凉山，但是

从未去过，我们习惯性将布拖、美姑、昭觉、金

阳等县称为老凉山地区，在内心深处是将它

们划了界限的，以往对它碎片化的了解大多

来源于网络、电视、报刊……那些良莠不齐

的、经过深度加工的文字、图片、视频，将我对

布拖的印象引入了人们对凉山认识的普遍误

区，野蛮、贫穷、毒品、暴力等标签化的印记如

魔咒般揪扯着我的神经。

那一夜，我是有些失眠的，作为一个写作

爱好者的好奇心与忐忑不安，同时在我的大

脑中交替更迭，各种思绪，各种画面，各种虚

无的想象，扰得我几乎到凌晨才睡着。

路过昭觉

我们从西昌出发的时候是早晨 8:00，天
空飘雨，时急时缓，因为同事吸烟，便开了车

窗，烟圈飘出去，雨丝斜进来，凉凉的，催生

出无数的“瞌睡虫”来，竟沉沉地睡了很久。等

我醒来，车已进入昭觉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包

绵延起伏，矮矮的灌木丛缩成一团一团的样

子，密密匝匝地挤在山头和山坳里。山顶的风

明显地变得强劲了，呼啦哗啦地响着，将我散

着的头发吹成魔女的样子，那些灌木却一点

动的意思也没有。

公路边，蹲着五六个彝族老乡，似在等

车，都披着藏青色的披毡，只将头露在外面，

古铜色的额上刻满沟壑，背篓放在面前，打着

“套头”（或许叫包头更贴切），披毡从脖子那

里笼下来，像一座一座的小帐篷。他们一动不

动地蹲在那里，如静默的石刻群雕，眼睛却灵

动地注视着公路。我向他们轻轻挥手，他们没

有回应我，只是用彝族人特有的深邃目光审

视着车窗里好奇的我。

再往前走，就到了解放沟，温度又低了

些，穿了预备的牛仔服才敢开窗。“解放沟”，

我并不陌生，大学时，常听雷波、昭觉的同学

说起，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春季开学，他们裹着

厚厚的羽绒服经过解放沟来到校园里，满身

灰尘，一脸倦容，常说“解放沟下雪了，冷得要

死！”“解放沟堵车了，饿得要死！”如今亲历，

虽未下雪，却也感受到了它的苍凉与冷厉。

公路是新修的柏油路，房子基本上都是

新建的，有平房，也有瓦房，家家户户的门都

敞开着，院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很多彝

族老乡将土豆、野生菌等背到公路边卖，也有

的正在往农用车上装肥料和猪饲料，到处一

派繁忙的景象，并不是如传说中的彝区遍地

是烤黄太阳的醉汉。一个小女孩，七八岁的样

子，梳着马尾，穿着红 t 恤、牛仔裤，扛着两根

比身体长三四倍的木柴在公路上走。脚上的

塑料拖鞋是男式的，藏青色，至少有四十码，

她的脚小小地攥在前半截，后半截就那样拖

着，“咵哒咵”地趿着走，木柴在她的肩头摇摇

晃晃，身体也跟着摇晃，鞋却一直在脚上！

这便是昭觉，我才只经过它的一角，双足

还未沾泥，就已经对它充满敬畏和好奇，它的

落后或许更多的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

因，我心里确定地这样想着。因为不顺路，我

们并没有进昭觉县城去，经过四开乡，顺着一

条河，径直朝布拖方向去了。

走近布拖

布拖又称吉拉补特，是彝语“补特”的音

译，“补”指刺猬，“特”指松树，意思是“有刺猬

和松树的地方”。这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

料，引起我无尽的好奇。一路上使劲儿睁大眼

睛盯着车窗外，远远近近地搜寻，想找到与这

古老名字相符的物种与渊源。但是我找到眼

睛发酸，也只看到了松树和松鼠。刺猬，却连

影子也没有。我只得放弃了寻找。

布拖县境内有一条河———西溪河，它顺

着公路蜿蜒前行，或许因为“路痴”的毛病，我

只喜欢它一路尾随着我，若即若离，拐过一山

又一坳，看见它，心里便无比安稳，不用担心

前路渺茫，不用挂念渐行渐远的故乡，只管跟

着那“哗啦哗啦”的声音，一路走向远方。

布拖坝子如传说中的一般平坦，绿草茵

茵，一望无际，几乎看不到什么高山，紫色的

洋芋花儿似原野的精灵，一波一波地荡漾在

风里，跳跃在一片绿色里。在一块竖着红牌子

的地里，驻村工作队正领着人们忙着装“营养

土”育树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的挑，装

的装，一排一排营养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

棵棵小树苗鲜啵啵地支棱着，晃眼间，似乎核

桃、桃子、李子已挂满枝头。

公路两旁，随处可见坐在门前织布的妇

女，她们席地而坐，腿伸得长长的，远远的钉

一根小木桩，将毛纱的一端缠在上面，卷布轴

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

张紧织物，双手灵巧地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

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

……我看得简直呆住了，我居然看见了纺织

史上的活化石———坐在地上的踞织机（又称

“腰机”）。我的手痒痒得不行，想要下去，想要

亲自去摸一摸，问一问，但是，因为要赶路，只

得作罢。

好不容易熬到布拖县城，急于要去布拖工

商局找厕所，因为我远近闻名的“路痴”毛病，同

事坚持要跟着，怕我找不到回来的路，这个小小

的细节让我一直感动着。上完厕所出来，恰巧看

到院子的一角，一位妇女正在织布，那紫色和黑

白的混搭是我的最爱，一路欢呼着跑过去，围着

人家看了又看，想要一探究竟。同事曾在金阳工

作过，生活阅历丰富，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告诉

我这叫羊毛布，以及如何捻纱、如何织布等等，

但是笨人终究是笨人，我看了半天，问了半天，

还是没理出个头绪。

回头问同事：“她听得懂汉话吗？我想问

问。”

“这里是机关，肯定听得懂嘛！”对于我的

弱智问题，他大笑不已。

“这布可以织成百褶裙吗？”我问织布的

妇女。

“可以！”她这样答，迷惑地看了我一眼。

“走了！走了！”同事又催我，“你娃儿笨得

很，人家跟你说不清楚！”

恋恋不舍地告别织布的妇女，回到车上，

我的思绪再无其他，只有那紫色的还未成型

的羊毛布。我的脑海里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我

再来布拖，一定要找一个村子，寻一位知己，

在她家住一段时间，仔细探寻“腰机”织布技

艺的历史，向她学习织布技艺，亲手织一匹紫

色的羊毛布，缝成七彩百褶裙，穿上它在绿草

茵茵的草地上漫步。

这样想着，梦着，脑袋里突然冒出这样的

想法———“吉拉补特”或许也应该是“吉布补

特”的音译吧 ？“布拖”，这个古老的名字，难

道不应该与这传统、美丽的织布技艺关联起

来么？

布拖的发展，难道不应该更多地挖掘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和产业么？但是我不

是布拖人，历史也必须被尊重，那么就让它成

为我———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自创的新解

和美好的向往吧。

情迷老泽村

我们到达沙洛乡的时候是中午 11:00，天
已经放晴，艳阳高照，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还好早晨偷拿了酒店的鸡蛋，三口两口吃了

还是饿。绵哥提醒我吃头天晚餐打包的干粮，

我找出那个小塑料袋，三个人分着吃了些花

生米和荞粑粑，又继续赶路。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绵哥，他是我们的

司机，五十多岁，原本该称其为“明哥”，只因

他奶奶彝音重爱将“明”喊成“mian”,大家就习

惯性地称其为“绵”了。每一次下乡，总是他给

我们买馒头，准备干粮，车技超好，我们因此

少挨了很多饿，也多了一路的欢笑，他的工作

激情和幽默常让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小伙子。

又走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老泽村。村头

有一条河，我隐约觉得它就是一直跟随着我

的那一条，一座小桥横跨在河上，两岸植被茂

盛，大大小小的瀑布从山巅倾泄下来，顺着沟

沟箐箐汇集到河里，哗啦哗啦地流淌。三三两

两的彝家娃娃赶着牛羊散布在树林里，手中

拿根随手折来的树枝，吆喝着牛羊，待牛羊乖

乖吃草，就盘腿坐在草地上打扑克，或到河边

捞稀泥巴拦小水坝。

走过小桥，拐两道弯，就到了村委会。驻

村工作队和村干部早已等候在那里，来不及

吃饭，同事们就开始开会，商讨相关扶贫事

宜，然后又一同前往考察通过土地流转方式

筹集到的 200 亩种植无刺花椒的土地。大家

站在山坡的至高点俯瞰村落，规划未来无刺

花椒的种植，研讨无刺花椒种植的前景、销售

等潜在问题。我忙着四处找位置拍照、做记

录，汗水像雨水般滑落，却无暇顾及。

好不容易看完了土地，大家就跟着村干

部前往察看村容、村貌以及新风建设情况。炎

炎烈日下，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一路小跑还是

要落在后面，追了一截，干脆就不追了，举着

相机跟在他们后面四处拍照。

走到一处斜坡，一户人家门前凌散地放

着一些石条子，村民们坐在那里午休闲聊，有

的坐在石条子上，有的坐在地上，足有二十来

个，看着一大群陌生人经过，他们像行注目礼

般伸长脖颈张望。我拉长镜头，想要拍下这最

真实的彝族人午间生活场景，他们嘻嘻哈哈

地笑着配合我。

门前席地而坐的大妈笑眯眯的，豁着两

颗门牙，黄色的圆筒线在她手里灵活地转动、

捻长，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有两个小朋友

围过来，伏在大妈的肩头，怯怯地喊我“姐

姐”，又有几个也围过来，喊我“嬢嬢”……我

心里一热，赶紧掏背包，还好提前准备了阿尔

卑斯糖，吃到糖果的小朋友不再怕我，腼腆地

笑着，操着浓重的彝音跟我说“拜拜”“拜拜”，

我听着像“baba”“baba”，内心却无比欢喜。

路边，摘李子的大叔，捧着一大捧红李子

欲回家，看见我，笑眯眯地问:“你吃李子不？”

我拿了四颗，走出一截，听见他说:“这些人也

是辛苦！”咬一口无数扶贫人用汗水浇灌的果

实，内心涌起无尽的甜蜜。

路边的小花牛，面对我的镜头似是害羞

了，扭头，又回头，然后一步步走近我，不知怎

么的，我感觉它对我笑了……

好不容易走回村委会，肚子又开始“叽里

咕噜”闹革命，我咽了几口唾沫，没敢开口，扶

贫路上，女人的娇气和矫情应该自觉收敛。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驻村工作队员为我

们准备好了午餐———清水煮白菜、青椒炒肉、

番茄汤，番茄汤里没有加鸡蛋，酸香、清淡的

味道激活了我的味蕾，泡在米饭里连吃了两

大碗，饿的感觉才彻底消失。4 个驻村工作队

员一个也没有吃，就站在那里看着，原来锅太

小，饭菜不够，他们要等着重新煮好才吃。我

的眼睛莫名地有些湿润，默默地祝愿他们在

异乡一切顺利，早日完成使命回家团聚。

要走了，太阳那么暖，树叶儿亮亮地对我

眨眼，回望一眼我喜欢的村落———老泽村，美

好的祝福留在这里，愿未来不再有贫穷，只有

丰收的喜悦、幸福美好的和谐。

回程的路上，又经过村头的小桥，河水明

显上涨，流速加快、变猛，那些放羊的彝家娃

娃还在那里，有的在河里玩耍，有的追着牛儿

满山跑。一对黑色的鹰飞过来，娃娃们欢呼雀

跃，挥舞着双臂，“喔！喔！喔！喔”地欢跳着作

鹰飞状，那鹰急速地盘旋两圈，直冲云霄。彝

家娃娃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它，飘向山巅，飘向

山外面的世界。

振翅吧，大凉山！我在心里说。野蛮、贫

穷、毒品、暴力不是你的标签，污名化不应该

被固化！趁着晴天，迎着风，向着太阳，勇敢地

飞翔吧！在未来的某一天，冲向云之巅，抖落

一身尘埃，让世界看见神秘、美丽、富饶的大

凉山！

站上鹊鸟的翅膀，
银河和我一样安静（组诗）

姻（湖北）秋语

感恩

秋风，习惯把温暖放在低处

远山的白雪寻找归路

我在一棵菩提树下，膜拜光明

太阳炽热，月亮清欢

生命的花开花落，人间的相逢别离

一念感恩

金黄的麦穗就饱满起来

爱恨，生死，伤痛

从枯萎中醒来

所有的生灵都睁开了眼睛

立秋

轻轻的

胸口的温度，掏出别离

挂在唇齿之间

我看见

枫叶眼睛里

长出一枚古老的月亮

半梦半醒的梧桐树

怀抱一个明晃晃的岁月，低头

亲吻，如画的黄昏

七夕辞

七夕，抱来一团火

天空和花朵，完成一次往事的抒情

日子不会因此改变方向

漫出银河的星星，在血里流动

今夜，月色如水，偶有流星雨经过

与爱有关，与额头的皱纹无关

鹊桥

他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鹊鸟伸展的翅膀

站上去，银河和我一样安静

许多的星星

把爱情植在河畔，天空很空

夜缱绻，有些事物已消逝

太阳沉默，月亮沉默，石头也沉默

而我，喜欢

沉默里的那种宁静

涟漪

荡开

无声无息，心事

褶皱里，温婉

月光，从高处献过来

湖水唱起了情歌

一朵莲，绽放

转身，蜻蜓遗落的

吻，在湖心

晕散

面具

像一堵墙

红的、黑的、白的、青的

色彩不一，却暗藏玄机

一些黑色的词语

从虚伪的缝隙钻出来

偷窥呼吸

阳光，湿漉漉的

将残缺的图案置于暗处

我看不穿这夜的黑

趣事

墙和雪一样，静的只剩下白

我准备了滴血的手指

等诸神归位，等一支变异的破伤风针剂

屋内谈笑风声过后

夕阳就落下去了

潮头拾贝玉

倾听凉山之布拖印象
姻（四川）彭万稥

荫布拖 荫昭觉


